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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鵬 高俊仁

「沒有國王」的美利堅
——民意的狂浪衝擊著「老特王國」的執政根基

此心安處是吾鄉

據美媒報道， 10月18
日抗議民眾和團體在全美舉
行第二輪「沒有國王」大規
模示威活動，以回應特朗普
政府濫用權力，包括鎮壓移
民和向美國城市派遣軍隊。

據統計，全美50個州有
2600多個城鎮舉行了「No Kings」抗議示威
活動，參與人數超過700萬人。

什麼是「沒有國王」抗議活動呢？
美媒是這樣解釋的：為期一天的「沒有國
王」抗議活動是繼6月中旬舉行的大規模抗
議活動之後進行的又一場抗議活動。組織
者包括「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不可分
割」、「50501」等團體，它們計劃在全國
舉辦2600多場活動，包括主要城市如華盛頓
特區、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城市的數百萬人
參加。

這是繼六月中旬後，已是美國歷史上
第二輪規模驚人的反特抗議洪峰。

當抗議者高舉象徵「帝王」的標籤
時，特朗普的「權力王國」正遭受一場前
所未有的全民審判。

「沒有國王」的怒吼如一面鏡子，
映射出特朗普權力日益顯現的「王權化」
特質。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打破慣例，拒
絕公佈稅務信息、公然宣稱「我有絕對權
力」、繞過國會推行政策、將總統職位與
家族商業利益攪得難解難分。

從推特自封「天選之命」到將媒體斥
為「人民之敵」，他的行動已超出了傳統
總統的邊界，擊中了「反君主、限權力」
這個美國代議制民主最敏感的神經。

然而，諷刺的是，「權力國王」的
寶座根基並未如表面般牢不可破。特朗普

憑借其強大煽動性牢牢抓住核心支持者，
但黨內的傳統共和黨建制派正暗中漸行漸
遠。

面對此次大選前洶湧而來的民意浪
潮，許多共和黨議員正謹慎地與特朗普的
「絕對權力」宣言保持距離，以維護自身
的政治生命和基本盤。

美國政治的核心危機不是來自某一
個人，而是一種深刻的代際和意識形態分
裂。

特朗普無疑加劇了分裂，但深層分
裂也成就了他：藍領工人視他為唯一代言
人，文化精英與少數族裔則將他視為分裂
源頭。

當權力擴張遇上全社會撕裂，白宮已
淪為撕裂戰場的一部分而非和解主體。這
種深層割裂才是美國政治運轉機制的根本
困境，國家不再能調和分歧，只會將其投
射向最高權力象徵者。

特朗普的「王國」根基正在動搖，面
對中期選舉，民主黨若成功掌控眾議院，
將可啟動調查及彈劾程序，成為懸在「權
力國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特朗普未來的權威能否維繫，已不僅
僅取決於他自己的行動，更與共和黨內部
分裂的加深以及兩黨在體制制衡間博弈息
息相關。

當700萬民眾在街頭舉起「沒有國王」
的宣言時，這一句口號不只是為對抗一人
所發，更是對代議制度和憲法秩序回歸的
吶喊。

在這個十字路口，特朗普能否守住
他的「王國」，將取決於美國能否在這場
撕裂與制衡的拉鋸中找到政治的理性與平
衡。

現代社會，知識日新
月異，令人目不暇接；信
息海量爆炸，鋪天蓋地而
來，生活的節奏如同疾馳
的高鐵，一不留神，就跟
不上潮流。人們彷彿被一
隻無形的手推著，匆忙地
追趕時髦、緊跟時代的節

拍。但在這熙攘錯綜的都市叢林中，在那
盤根錯節的人際網絡裡，人們如同置身於
巨大的漩渦，逐漸淹沒了真實的自我，在
茫茫人海中迷失了前行的方向，反而變得
無所適從。

或許，當我們過於融入人群，努力去
迎合他人時，自己也就投入到染缸之中，
在不知不覺間被同化，忘了自己的初衷，
忽略了真正的需求。因此，讓世界從喧囂
回歸安靜，慢慢學會與自己相處，才是人
生的必修課。剔除了那些不重要的，才有
精力守護對自己最珍貴的。

正因為如此，領上了退養金後，我
選擇主動壓縮社交活動，規避會議座談、
參觀考察——高頻率時一個星期三回。順
勢卸掉了盆協、民建、旅協等眾多社會職
務，並抵住誘惑，堅辭所有新邀的協會職
務，甚至連當初極力鼓呼、深度介入的安
海「三大節慶」活動，我都盡量迴避，開
始了另一種轉身，進入蟄居模式。

而當我做出這樣的選擇後，驚喜地發
現自己擁有了更多的有效時間，最直接受
益的是寫作。本人的作品數量，並不因為
年齡的增加而減少，乃至不降反升，2019
年創造了百日十萬字的最高紀錄。創作的
風格，也隨心境的穩定而變化，由之前的
急躁、匆忙、華麗，依次轉換到沉穩、厚

實、質樸，逐漸符合許謀清老師鈍化沉澱
的要求。隨後4年，再出版了本人散文集
3本，使得我的安居獨處，得以豐厚的回
報。

也許離人群太近了,離自己就漸遠了，
錢鍾書曾說：「門外的繁華，不是我的繁
華。」一直以來，我們尋尋覓覓，在為自
己尋找最佳的歸處，但真正要找的地方，
並非僅僅是那座有著熟悉磚瓦、溫暖燈光
的家，也不是那片承載著童年記憶、鄉音
裊裊的故鄉，而是我們自己的內心。

遠離喧囂、止境靜思，才能時時拂拭
蒙塵的心靈，使人走進自己的內心深處，
達於靈魂的潛在高點，高僧的面壁三年，
大致也是這個道理。只有使自己的思想充
實、心靈強大，才能真正駕馭人生。

正所謂「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
安即是家」「此心安處是吾鄉」。只要我
們的心是平和、安定、堅實、通透的，那
所有的一切，就有了穩固的支點，不論身
在何處，都不會迷茫、無需徘徊、遠離彷
徨、從不失落，永遠不乏再出發的勇氣，
長久生發無盡的力量——任憑困難萬千
重，我自巋然不動。

獨處，是疲憊生活裡的撫慰，也是靈
魂強大的鎮定劑。選擇與人群拉開了距離,
卻可以走進了自己的內心。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所有的關係都是
身外之物——我們渴望擁有的愛情親情友
情，我們拚命追求的財富地位名望——那
些以為已經抓住的東西，嚴格意義來說，
都不能夠陪伴終生，它們總有一天，在某
個時候，都會離開我們。唯有自己，才是
長久的陪伴。只有心，才是我們惟一的歸
處。

陳理華

屏山書院（上）
踏入建陽莒口小源村的

那一刻，時光彷彿被一隻無
形的手輕輕撥慢。腳下的青
石板路蜿蜒如帶，被幾百年
的足音打磨得溫潤如玉，縫
隙間滋生的苔蘚帶著雨後的
潮氣，在陽光下泛著細碎的

銀光。一脈清溪與石板路相依相偎，水流潺
潺，像是哪位古人遺落在山間的琴弦，被風
拂過便流淌出清越的調子。兩岸斑駁的磚牆
爬滿了薜荔，深綠與淺灰交織出的紋理，恰
似一部被歲月摩挲得捲了邊的線裝書，每一
道裂痕裡都藏著不肯老去的故事。

這 種 淡 然 的 景 致 帶 著 一 種 奇 異 的 引
力，讓人不由自主地放輕腳步。古色古香的
氣息從青磚黛瓦間漫溢出來，混著草木的清
香與泥土的微腥，在鼻尖纏繞成結。那是一
種穿越了時空的味道，既帶著煙火人間的
暖意，又透著象牙塔尖的清寂。視線所及之
處，青灰色的牆在綠樹間若隱若現，飛簷翹
角劃破淡藍的天際，構成一幅無需勾勒的水
墨長卷，在視野裡鋪展開來，詮釋著一種從
未被驚擾的亙古之美。

空 氣 裡 似 乎 真 的 浮 動 著 墨 香 與 書 卷
氣，循著這縷無形的指引前行，沒走幾步，
「屏山書院」四個磚雕大字便從蔥蘢綠意中
掙脫出來，率先撞入眼簾。字體渾厚飽滿，
筆劃間藏著刀刻的力度，磚色雖已斑駁，卻
依舊能想見當年剛落成時的鮮亮。這四個字
像一枚古老的郵戳，將訪客的目光瞬間蓋在
了南宋的時光裡。

沿小道拾級而上，幾級石階托起一座
氣派的大門，門兩側的磚柱如沉默的衛士，
及閘同高，歷經風雨侵蝕仍挺直腰身。青灰
色的磚面上佈滿細密的冰裂紋，像是歲月用
指尖輕輕掐出的痕跡。門框及閘當上的十餘
顆花形門釘，銅色早已褪盡，卻依舊保持著
昂首的姿態，在陽光下折射出淡淡的金屬光
澤，將一種奕奕煌煌的威嚴不動聲色地鋪陳
開來。

門 楣 上 的 磚 雕 是 整 座 大 門 的 靈 魂 所
在。羊的溫馴、鹿的靈動、麒麟的威猛，在
匠人刻刀下被賦予了永恆的生命，它們踏著
流雲，銜著瑞氣，在花草籐蔓間穿梭。牡丹

開得正盛，花瓣層層疊疊如堆雪；蘭草舒展
葉片，似有幽香從磚縫間滲出。這些圖案並
非簡單的堆砌，而是用線條的輕重緩急編織
出一曲無聲的樂章，將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
祈願，都凝進了這方寸之間的磚石裡。

抬頭時，雙重簷下的十個「卍」字正
以流暢的弧度環繞，這象徵「萬不到邊」的
符號，在木色的映襯下彷彿在緩慢旋轉，將
歲月的輪迴與時空的浩渺都收納其中。指尖
輕觸門柱的磚塊，能感受到磚石內部細密的
紋路，那是匠人當年一鑿一斧留下的呼吸，
是泥土與水在烈火中淬煉後的結晶，每一道
刻痕裡都藏著不為人知的匠心。

推開厚重的木門，門軸發出「吱呀」
一聲悠長的歎息，像是沉睡的時光被輕輕喚
醒。跨過高高的門檻，正中的長方形天井豁
然開朗，天光從四方的天空傾瀉而下，在青
石板上投下規整的光斑。兩側由青石板條鋪
就的通道，被往來的腳步磨得發亮，石板邊
緣的弧度柔和得如同被流水打磨過，指引著
訪客走向大廳的方向。

右廂的五塊石碑靜靜佇立，四塊古碑
帶著歲月的包漿，一塊現代花崗岩碑則透著
嶄新的銳氣，新舊之間，隔著幾百年的風
雨。伸手拂過乾隆十七年的石碑，碑面冰
涼，上面的字跡卻依舊清晰可辨，筆鋒的提
按轉折如同昨日剛刻就一般。這些文字記錄
著田產的疆界、山林的範圍，更鐫刻著劉氏
家族的脈絡，每一個字都是歷史的座標，讓
那些早已模糊的歲月有了可以依循的軌跡。
道光三十年的石碑邊角已有磨損，卻更顯滄
桑的韻味，彷彿一位歷經世事的老者，將家
族的故事都藏在了深淺不一的刻痕裡。

寬敞的大廳裡，朱紅色的神案與照壁
在光影中泛著溫潤的光澤。漆面雖有剝落，
露出底下細密的木紋，卻更添古樸的韻致。
照壁正中的劉子翬像靜靜懸掛，畫中的書生
身著長衫，眉目清朗，眼神裡既有學者的沉
靜，又有隱士的淡泊。他凝視著往來的訪
客，彷彿在詢問每一個人：是否還記得那些
在書院裡燃燈苦讀的夜晚？壁頂上的「忠臣
儒堂」牌匾，字體遒勁有力，墨色雖已暗
淡，卻依舊能感受到當年懸掛時的鄭重與莊
嚴。                                          （未完待續）

蘇麗莎

台灣的天主教為何日漸式微
台灣的天主教為何日

漸式微？這是一個很深層的
社會與宗教問題，其實涉及
多重因素，以下是幾個可能
的原因：

（1）文化土壤與宗教
多元，台灣的本土宗教與生

活傳統節慶密切結合，相對之下，天主教
屬於外來宗教，難以完全融入台灣的宗教
生態。（2）傳教方式偏向傳統，天主教會
在台灣長期以來的傳教方式較為保守、傳
統，強調神學與禮儀，這對年輕世代的吸
引力，相對較弱，與現代社會價值（如多

元、包容、個人主義）之間存在落差。
（3）人口老化與社會變遷，台灣天

主教信徒平均年齡偏高，年輕信徒流失嚴
重，隨著社會世俗化，整體宗教參與度下
降，不只是天主教，許多宗教團體都面臨
信徒世代斷層。（4）與社會議題的張力，
天主教在某些社會議題，如同性婚姻、墮
胎等方面的立場可能讓年輕世代覺得保
守，難以共鳴，影響其信仰的認同感。

（5）新興宗教與以基督新教的興起，
在天主教外，基督新教如靈恩派、福音派
教會在台灣有較靈活的傳教模式，更強的
社群經營力，吸引了不少年輕人與家庭。

許文明

探尋虎跑寺：
一泉三僧映禪心

盛 夏 的 杭 州 ， 熱 浪 被
西湖的水汽馴服得溫柔了許
多。懷著一份對禪意與歷史
的崇敬，我和愛人趁著假期
來到位于西湖西南隅的虎跑
寺這裡是我們早已敬仰的一
個聖地，也是這次杭州之旅

的必到之處。杭州便利的交通，讓我們不費
吹灰之力就到了虎跑寺的正門。踏入虎跑山
門再穿過層層疊疊的綠蔭，古寺的飛簷翹角
在光影中若隱若現，空氣中瀰漫著草木與泉
水的清冽，塵世的喧囂彷彿瞬間被隔絕在
外。

一泉映古。「天下第三泉」的傳奇虎
跑寺的靈魂，當屬那眼聞名遐邇的虎跑泉。
未到泉邊，先聞潺潺水聲，循著聲響走近，
只見一方青石砌成的泉池，泉水從石雕龍首
口中緩緩湧出，落入池中的剎那，泛起細碎
的銀花，清可見底。俯身細看，池底的鵝卵
石與游魚清晰可數，掬一捧泉水入口，甘冽
清甜，帶著一絲沁人的涼意，瞬間驅散了夏
日的燥熱。這眼泉水的由來，藏著一段頗具
神話色彩的傳說。據記載，唐代元和年間，
高僧性空和尚雲遊至此，見此地山清水秀，
卻苦無水源，便欲離去。夜裡，他夢見兩位
身著白衣的仙童，告知將有猛虎為他引泉。
次日清晨，性空果然聽到寺外傳來猛虎咆哮
之聲，跑去一看，只見兩隻猛虎用前爪刨
地，不多時，一股清泉便從土中噴湧而出。
性空大喜，遂在此地建寺定居，「虎跑寺」
與「虎跑泉」的名字也由此流傳開來。而讓
虎跑泉聲名遠播的，還有乾隆皇帝的御筆加
持。

乾隆下江南時，曾遍訪天下名泉，親
品虎跑泉水後，被其甘美醇厚所折服，御封
其為「天下第三名泉」。此後，虎跑泉便與
鎮江金山寺的中冷泉、無錫惠山的惠山泉
齊名，成為文人墨客爭相尋訪的「泉中佳
釀」。如今，泉邊仍立著刻有「天下第三
泉」的石碑，歷經百年風雨，依舊訴說著泉
水的榮光。

三僧留韻。跨越千年的禪意迴響虎跑
寺的魅力，不僅在于清泉古寺，更在于三位
名僧留下的精神印記，他們如同三顆璀璨的
星辰，照亮了這座古寺的歷史長河。

第 一 位 便 是 虎 跑 寺 的 「 開 山 之
祖」——性空和尚。這位唐代高僧不僅以慧
眼選中了這塊「風水寶地」，更以「虎跑引
泉」的故事，為寺廟注入了最初的禪意。他
在此結廬修行，弘揚佛法，用一生的堅守，
讓虎跑寺從一片荒山野嶺，變成了香火漸盛
的禪林。

如 今 ， 寺 內 仍 保 留 著 紀 念 性 空 的 遺
跡，駐足其間，彷彿能看到他當年拄杖尋
泉、潛心修行的身影，那份對信仰的執著，
令人心生敬佩。

第二位則是家喻戶曉的濟公和尚。濟
公以「鞋兒破、帽兒破」的形象深入人心，
卻少有人知，他與虎跑寺有著深厚的淵源。
濟公俗名李修緣，出家後曾在虎跑寺掛單修
行，寺中的「濟公殿」便是為了紀念他而
建。

殿內的濟公塑像，依舊是那副嬉笑怒
罵、灑脫不羈的模樣，可眼神中卻藏著慈悲
與智慧。相傳，濟公在虎跑寺修行期間，常
遊走于民間，扶危濟困，用看似瘋癲的方式
懲惡揚善，他「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的通透，打破了世人對僧人的刻板印象，也
讓虎跑寺多了一份接地氣的溫暖。

第 三 位 ， 便 是 近 代 高 僧 弘 一 法 師 李
叔同。如果說性空和尚賦予了虎跑寺「生
命」，濟公賦予了它「煙火氣」，那麼弘一
法師則賦予了它「沉靜的靈魂」。1918年，
李叔同在虎跑寺正式出家，法號演音，從此
告別了繁華的塵世與藝術生涯，潛心研究律
宗佛法。我們從福建泉州而來，對弘一法師
更有一番特殊的情感。

泉州是弘一法師人生最後14年的駐錫
之地，那裡的雪峰寺、開元寺、承天寺，都
曾留下大師研律弘法的身影，晚晴室的燈火
更是見證了他「悲欣交集」的最後時刻。而
更讓我們心生聯結的是，大師圓寂後，其舍
利子一半從泉州護送至杭州虎跑寺，讓這兩
座相隔千里的城市，因法師的精神緊緊相
連。

如 今 站 在 虎 跑 寺 弘 一 法 師 的 舍 利 塔
前，看著「弘一精舍」裡熟悉的墨跡與史
料，我們彷彿是從法師生命的終點，追尋到
了他修行的起點，這份跨越時空的遇見，便
是我們對弘一法師最虔誠、最深度的緬懷。
不虛此行的心靈洗禮夕陽西下時，我們才戀
戀不捨地離開虎跑寺。

回望古寺，在暮色與綠蔭的掩映下，
更顯靜謐幽深。此行並非簡單的「打卡」，
而是一場充滿敬畏與感動的心靈之旅。我們
不僅嘗到了「天下第三泉」的甘甜，聆聽了
「猛虎引泉」的傳奇，更在三位名僧的故事
中，讀懂了不同的「修行」——性空和尚的
「堅守」，濟公和尚的「慈悲」，弘一法師
的「放下」。

他們用各自的人生，詮釋了禪意並非
遙不可及的空談，而是藏在堅守初心、善待
他人、直面內心的日常裡。

走出虎跑寺，手中還殘留著泉水的涼
意，心中卻滿是溫暖與通透。這場虎跑之
行，早已超越了「遊山玩水」的意義，它像
一場溫柔的洗禮，讓我在浮躁的夏日裡，尋
得了一份難得的平靜。毫無疑問，這是一次
不虛此行的旅程，那些關于泉水、古寺與高
僧的記憶，將永遠留在心底，成為往後日子
裡，一份珍貴的精神慰藉。

2025.10.24於泉州


